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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年輕朋友問，
我這樣的老人家是否
曉得現時的流行服式
裝扮？有何感想意見
？當然曉得年輕一代
流行穿着的服式，只
要去比較多年輕人聚集的街道和商場，
都會見到新一代爭妍鬥麗，招搖過市，
他們時興的衣着一望便知。例如，美國
的 男 青 少 年 還 是 流 行 穿 大 碼 衣 服
（Over size），戴耳環，十年多不變。女孩子
流行在短裙短褲下加窄腳褲或長襪子，在臉上
帶幾個環。香港和上海都沒看見過穿大碼衣服
的男孩子，倒是戴耳環的越來越多。女孩子的
窄腳褲長襪子，無論北美、香港和上海都常見，不
過，臉上戴環，香港和上海都少見。另外，北美的
年輕人較多見紋身，香港和上海則不多。

每一代人都有同齡人的時髦風尚，我們自己不
會同樣打扮，但不會排斥。我們年輕時，男孩子不
也曾流行長頭髮喇叭褲，女孩子穿稱為迷你裙的短
裙子，因而與父母老師衝突嗎？到今天，相信沒有
幾多人還會穿這些服式作這些打扮了。他們喜歡怎
樣裝扮自己，都是個人選擇，與旁人無干。

當然對某些流行時尚不明白，或不以為然者。
例如近十多二十年開始流行在身體上穿孔帶環紋身
，無論男女，無論什麼環，我都覺得是傷害身體，
沒有必要。尤其是唇環和舌環，恐怕難免妨礙進食
，也容易不慎扯傷。又例如穿大碼衣服，浪費布料
，行動不便，我個人起碼不會作如此選擇。

我對 「氣場」之說並無研
究，但我相信它的存在。同一
個場合，有多人演講。有人一
上去，全場已靜了下來。

他一開口，大家都願意聽
。每一張臉都向着他，每一對

眼睛都看着他，隨着他所講內容而喜怒哀樂。這人的
氣場一定很強大。相反，有人一上去，才講了幾句，
台下已嚶嚶嗡嗡，各自聊天。有人離開座位去洗手間
，有人去找水喝。這人的氣場一定不足，罩不住。

這無關乎聲音的大小，台上聲嘶力竭，台下一樣
亂七八糟。台上輕聲細語，台下可以一根針掉下來也
聽得見。

在酒會一類場合，我們會看到一堆堆的人。有些
人不論走到那裡，都會吸引一班人圍在他身邊。而且
不同的圈子圍繞不同類別的人。那引力的中心，肯定
有較強的氣場，圍繞他的人則氣場的特質相近，在相
吸之後還相融和。一個具備領袖特質的人不能缺乏
氣場。幸而氣場還是可以培養增強的。

氣場之強，來自強大的內心。心要正，要有宏大
的理想，要堅定，要有勇氣，要能容，要樂觀。在內
心具備之後，那股浩然之氣就會散發出來，無聲無色
無臭，形成一個氣場，在需要時發揮或大或小的作
用。

我給自己寫了一副對聯掛
在牆上：不涼不熱不吵不咬睡
一覺，無災無病無憂無慮過一
天；橫批是：見習神仙。朋友
們看了，都覺好玩，談到實行
，連說不易：單這 「不涼不熱

」四字，就要多少功夫！
先學候鳥。在享受自然生活方面，人不如鳥。春

風一吹，七九河開，八九燕來；秋分涼了，天降霜，
雁南翔。人都是相守在一個地方，買房子生孩子，任
它酷暑嚴寒。人學候鳥，就要追逐溫暖，追逐青山綠
水。但人對臥室、伙食的要求太講究，高過鳥，不能
隨便築巢，隨地吃蟲子。學候鳥，只能偶一為之，豈
能季季年年？氣候異常。就算夏天北上，冬天南下，
但氣候異常亦令外鄉客難熬。北以北京為例，夏天最
熱超過攝氏四十度，馬路瀝青都曬得發軟。南以廣州
為例，冬天最冷的一兩個月，又下雨，室內只得攝氏
十度上下。所以，難得學一回候鳥，夏天北上不宜選
太乾熱之地，冬日南下不可挑濕冷之鄉。

科學技術可以幫助人對付寒冷炎熱，但科技總有
缺陷。冬天北方室內烤火取暖，比南方溫暖，但會乾
燥異常，濕度經常為零，鼻子出血，南方客豈能受得
了。有加濕器雖聊勝於無，但所到之處誰給你處處擺
放？長江、珠江流域，冬季室內陰冷，要安裝冷暖空
調，擺放暖風機，配置抽濕機，如此武裝到牙齒，不
似候鳥，成常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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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三
‧
一
一
﹂
大
地
震

一
周
年
。
一
系
列
紀
念
大
地
震
的

電
視
節
目
表
現
了
日
本
人
民
重
建

家
園
的
努
力
，
報
道
了
福
島
核
污

染
未
說
完
的
故
事
。
人
們
面
對
厄

運
，
重
建
家
宅
的
堅
強
固
教
人
敬

佩
；
一
些
不
起
眼
的
義
行
，
也
同

樣
感
動
人
心
。

在
災
難
中
，
人
們
頃
刻
失
去

了
家
園
和
親
人
，
記
錄
過
往
生
活

溫
馨
難
忘
瞬
間
的
相
片
也
葬
身
海

水
和
泥
漿
，
這
比
失
去
房
子
財
物

更
叫
災
民
痛
心
疾
首
。
一
群
義
工

把
在
地
震
和
海
嘯
廢
墟
中
搜
尋
到

的
相
片
，
清
理
出
上
百
萬
張
，
等

着
相
片
的
親
人
來
認
領
。

這
是
一
項
細
屑
的
工
作
。
義

工
們
不
嫌
麻
煩
瑣
碎
，
從
地
底
下

挖
出
相
片
，
拭
去
泥
污
，
用
水
一

遍
遍
清
濯
，
用
棉
花
棒
揩
去
頑
漬

，
再
一
張
張
掛
起
晾
乾
，
把
它
們
按
地
區
分
裝

入
冊
。
這
過
程
的
每
一
步
驟
，
都
要
小
心
地
傾

注
耐
心
與
細
心
。
與
清
理
廢
墟
重
建
房
子
的
大

工
程
相
比
，
它
似
是
細
微
末
端
，
不
足
一
提
。

但
恰
是
此
舉
，
替
災
民
們
留
住
了
對
災
前
的
家

、
親
人
和
歲
月
的
記
憶
，
幫
助
了
他
們
的
心
理

重
建
。
錢
財
失
去
可
以
再
賺
；
物
質
失
去
可
以

再
造
。
但
人
走
了
就
是
永
遠
走
了
，
只
有
影
像

能
留
住
他
們
災
前
的
喜
樂
，
留
住
無
數
個
家
庭

相
聚
的
溫
馨
。
幸
存
的
災
民
藉
相
片
與
家
人
重

逢
，
其
激
動
和
對
義
工
的
感
謝
都
難
以
言
傳
。

義
工
送
去
的
是
比
物
質
財
富
更
為
重
要
的
暖
意

，
此
為
災
後
重
建
的
力
量

源
泉
。重

建
中
有
大
事
，
也

有
小
事
。
這
些
義
工
多
是

女
性
，
不
因
善
小
而
不
為

行
特
別
之
善
，
同
樣
值
得

敬
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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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約
會
六
點
見
面
，
阿
新
經

常
早
一
刻
鐘
到
，
然
後
滿
臉
無
可
奈

何
，
又
對
我
充
滿
同
情
地
說
：
﹁知

道
你
這
個
急
先
鋒
，
準
定
已
經
在
這

裡
啦
。
只
好
早
點
來
陪
你
，
免
得
你

一
個
人
傻
等
。
﹂
然
後
，
她
會
發
揮

早
到
和
遲
到
都
不
是
好
習
慣
的
理
論

，
規
勸
我
養
成
準
時
的
美
德
。
我
靜

靜
聽
，
不
反
駁
，
全
心
體
會
她
的
溫

柔
，
也
就
是
﹁友
諒
﹂
，
真
誠
又
體

諒
。
我
覺
得
有
她
這
樣
的
朋
友
太
幸

福
了
。此

地
的
季
節
混
亂
，
好
幾
次
我

以
為
春
天
已
經
到
了
，
突
然
氣
溫
大

降
，
畢
竟
還
是
冬
天
。
有
些
植
物
的

感
應
也
被
弄
糊
塗
，
於
是
提
早
盛
裝

登
場
，
綻
開
美
麗
的
花
朵
。
上
星
期

報
紙
刊
載
植
物
園
早
到
的
花
開
盛
況

。
我
一
面
讀
報
一
面
想
起
跟
劉
大
任
逛
植
物
園
的

樂
趣
。
就
拿
海
棠
來
說
吧
，
他
就
能
從
它
的
屬
科

談
到
《
紅
樓
夢
》
裡
面
，
探
春
那
封
海
棠
詩
社
發

起
函
中
暗
藏
的
﹁無
常
﹂
。
這
種
樂
趣
，
只
有
碰

上
﹁友
多
聞
﹂
時
才
能
領
略
到
。

益
者
三
友
中
，
友
諒
和
友
多
聞
，
都
讓
我
感

到
很
舒
服
。
至
於
被
形
容
為
鏡
子
的
﹁友
直
﹂
，

卻
讓
我
別
有
感
受
。
前
幾
天
遠
方
來
了
位
好
朋
友

，
我
們
曾
經
一
起
辦
刊
物
的
夥
伴
相
聚
喝
酒
聊
天

，
喝
到
微
醺
，
他
突
然
說
：

﹁我
們
那
時
候
辦
雜
誌
，
居

然
讓
王
渝
負
責
編
輯
室
的
工

作
。
現
在
想
起
來
，
很
後
怕

。
她
那
麼
糊
塗
，
竟
然
每
期

都
出
來
。
真
是
奇
迹
。
﹂
又

對
沛
然
說
：
﹁一
定
是
你
在

把
關
。
﹂

粵港駕車自由行近
期成為熱門話題，雖然
尚未正式開放，但本地
已經有人徵集簽名或上
街示威，要求阻止廣東
居民駕車南下，但卻樂

見港人駕車北上。他們主張 「單向交流」
有三大理由：一是香港街道窄、車位有限
，無法容納大量內地車輛。二是內地司機
慣於在道路右側行駛，香港是靠左側行駛
，內地人駕車來港會引發更多交通事故。
三是內地人駕車不守規矩。對於第一個理
由，我完全認同，而且相信港府會限制廣
東來港車輛的數量，不會一下子敞開大門
，給本港市民製造麻煩。對於後兩點，我
不敢苟同，理由非常簡單。香港有很多貨
車或私家車司機駕車北上，如果他們能熟

悉兩邊的交通規則和駕駛習慣，憑什麼推斷廣東省的司
機做不到？再者，恰恰因為知道粵港兩地在駕車方面的
異同，來港的廣東駕駛者可能會格外小心，誰願意在香
港出交通事故？

其實，有少數在本港守法的駕車人到了廣東卻 「入
鄉隨俗」，甚至比廣東司機還要 「生猛」。深圳的朋友
說，他們時常遇到掛香港車牌的私家車不守規矩，在收
費站插隊，或者在道路上違規超車。香港司機 「有恃無
恐」，因為他們的車檔次高、提速快，當地人開着不給
力的國產車，乾着急而沒辦法。他們問，香港報紙為何
不報道這方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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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少

港港
人
駕
車
規
矩
？

對
自
己
來
說
：
尊
嚴
是
最
重
要
的
；
但
對
別
人
來

說
：
你
的
尊
嚴
根
本
算
不
了
什
麼
。
所
以
你
覺
着
的
奇

恥
大
辱
，
每
次
見
面
訴
苦
一
遍
，
人
會
覺
得
你
煩
得
要

命
。
當
人
問
我
：
明
白
我
的
感
受
嗎
？
我
點
頭
，
那
是

同
理
心
，
不
是
同
情
心
。
在
人
情
世
故
的
道
理
上
，
明

白
他
人
的
感
受
，
但
不
覺
得
有
那
麼
嚴
重
，
值
得
再
三

強
調
。
不
但
浪
費
人
家
時
間
，
更
試
圖
綁
架
別
人
感
情
。

把
自
己
看
得
太
重
，
惟
有
日
夕
在
痛
苦
中
。
人
家

只
能
湊
湊
興
，
你
婚
禮
時
來
賀
賀
，
你
葬
禮
時
來
哭
哭

，
之
後
繼
續
過
他
自
己
的
生
活
。
來
一
兩
個
小
時
同
樂

同
哭
，
在
忙
碌
日
程
中
，
已
是
極
大
人
情
，
這
不
是
虛

假
，
乃
是
人
情
之
常
。
你
希
冀
得
着
更
多
，
那
是
無
知

，
活
該
痛
苦
。

活
到
一
把
年
紀
，
就
應
重
視
平
淡
安

常
，
把
人
性
看
得
透
徹
，
無
所
爭
，
也
無

所
求
，
到
哪
兒
都
滿
意
。

這
有
個
先
決
條
件
：
別
堅
持
己
見
，

可
以
提
建
議
，
別
人
不
接
受
，
或
陽
奉
陰

違
，
千
萬
別
生
氣
。
當
人
家
因
不
聽
你
忠

告
而
招
致
損
失
，
也
千
萬
別
數
落
他
不
聽

老
人
言
。
把
你
的
﹁寶
貴
建
議
﹂
忘
了
吧

！
人
聽
，
高
興
；
不
聽
，
也
高
興
，
這
就

是
安
常
。

不
安
常
，
只
覺
人
人
可
惡
，
處
處
冷

眼
。
但
心
念
一
轉
，
馬
上
人
人
樂
意
與
你

相
處
。年

紀
愈
大
，
經
驗
通
常
愈
多
，
人
會

問
你
意
見
，
但
不
代
表
必
須
遵
你
意
見
。
就
好
比
國
家

智
庫
或
國
策
顧
問
，
收
集
思
廣
益
之
效
，
但
決
策
權
在

行
政
首
長
身
上
，
人
家
不
遵
你
的
意
見
，
並
不
代
表
不

尊
重
。
你
提
出
過
忠
言
，
善
當
言
責
，
那
就
夠
了
。
不

要
把
自
己
看
得
太
重
。
眼
見
很
多
老
友
因
此
反
目
成
仇

。
人
家
不
聽
你
，
不
是
反
對
你
，
可

能
只
是
實
行
的
時
機
不
對
，
不
宜
貿

作
改
革
；
但
有
人
因
此
勃
然
大
怒
，

成
了
永
遠
的
反
對
黨
，
那
又
何
必
。

不
必
人
人
是
朋
友
，
但
絕
對
不

宜
因
着
所
謂
尊
嚴
，
把
別
人
看
成
敵

人
。

阿 濃
也也談氣場

葉特生
所所謂尊嚴

王 渝
友友直，這面鏡子

少 塵
仿仿候鳥

姍 而
莫莫以善小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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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 非
閻閻連科印象 這

是
我
第
二
次
見
到
小
說
家
閻
連
科
。
第

一
次
是
兩
年
前
的
香
港
書
展
。
這
次
是
他
來
香

港
擔
任
浸
會
大
學
駐
校
作
家
，
我
去
九
龍
塘
參

加
為
他
舉
辦
的
歡
迎
會
。

讀
閻
連
科
的
作
品
不
算
多
，
印
象
最
深
的

當
然
是
《
為
人
民
服
務
》
。
在
內
地
生
活
過
，

經
歷
過
﹁文
革
﹂
的
人
，
讀
《
為
人
民
服
務
》

，
無
法
不
感
到
深
刻
的
震
撼
，
那
種
震
撼
是

﹁地
動
山
搖
﹂
似
的
震
撼
，
像
十
級
地
震
和
海

嘯
。
讀
完
之
後
，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心
情
無
法
平
靜
。
小
說
寫
﹁文
革

﹂
的
荒
誕
，
寫
人
性
寫
慾
望
，
寫

政
治
的
可
笑
可
悲
和
可
怕
，
寫
出

﹁文
革
﹂
最
荒
謬
的
一
面
。
我
想

，
這
部
小
說
將
來
肯
定
會
在
中
國

文
學
史
留
下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位
置

。
後
來
又
讀
過
他
的
《
丁
莊
夢
》

。
這
部
寫
發
生
在
河
南
的
愛
滋
病

小
說
，
非
常
淒
慘
，
看
得
人
心
酸

，
也
令
我
接
連
幾
晚
發
惡
夢
。

眼
前
的
閻
連
科
，
五
十
出
頭

，
個
子
不
高
，
頭
髮
有
些
白
，
像

個
壯
實
的
農
民
多
於
一
個
作
家
。

他
講
話
沒
有
知
識
分
子
的
拋
書
包

，
完
全
是
農
民
式
的
說
實
話
。
說
受
到
這
樣
的

歡
迎
誠
惶
誠
恐
，
說
自
己
貧
苦
的
出
身
，
外
出

打
工
，
又
進
入
軍
隊
當
文
藝
兵
，
不
會
巧
言
令

色
，
以
誠
懇
感
染
聽
眾
，
就
像
他
的
小
說
一
樣

。
他
說
影
響
他
最
大
的
小
說
家
是
女
作
家
張
抗

抗
，
對
張
抗
抗
推
崇
備
至
。

但
我
覺
得
他
的
小
說
寫
得
好

，
語
言
很
濃
稠
，
思
想
很
深

刻
，
風
格
強
烈
，
是
當
代
小

說
家
之
中
很
獨
特
的
一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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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井欽閣深圳報道：造紙術作
為中華民族四大發明之一，紙一直是中國最為流
行的民間藝術元素之一，根據考古其歷史可追溯
到公元六世紀，古代與紙相關的民間藝術常用於
宗教儀式，裝飾和造型藝術等方面。如今，與紙
相關的藝術已無遠弗屆，它早已走出了農耕時期

的小院，走入現代設計的廣闊天地，溶入在產品包裝設計、商
標廣告、室內裝潢、服裝設計、書籍裝幀、郵票設計、報刊題
花等各個方面，成為全人類的文化財富與藝術瑰寶。

始創於一八八八年的佛捷歌尼（Fedrigoni）高級藝術紙生
產商，日前於廣東東莞舉辦了一場以 「藝術與設計」為主題的
展覽，眾多來自粵、港、澳三地的創意人、設計師、品牌代表
及業內人士，就中西紙藝新近發展方向展開交流，並分享了來
自歐洲的最新造紙藝術及設計理念。值得提及的是展覽現場呈
現的幾十件以 「愛與關懷」為主題的紙質藝術裝置作品，更
是由佛捷歌尼亞洲攜手廣東藝術院校的學生進行的一次跨界
合作。

作為指導學生創作的沈卓婭教授，感謝佛捷歌尼在推動年
輕創意力量和提升設計應用等方面所作努力。透過這些作品，
現場嘉賓既能夠感受到設計新秀的創想與希望，亦能從不同角
度觀察年輕一輩創意人所表達的獨特構思。

來自澳門大學聖約瑟夫學院的 Filipe Braganca 教授，也
與來賓們分享了如何用藝術紙提升設計理念，並帶來很多富有
創意的觀點。佛捷歌尼亞太總經理Lorenzo Mari表示，佛捷
歌尼家族進入造紙業的歷史可追溯至一七一七年，現已發展成
涵蓋藝術紙、高端品牌包裝和紙幣（歐元）生產在內的歐洲五
大特種造紙商之一。

為了表彰全球對紙張用途有新構思和特殊運用的創作，佛
捷歌尼於二○○四年首創了全球最佳紙張應用獎，該獎評委匯
聚了設計界精英。今年年底全球最佳紙張應用獎將會在米蘭舉
行，屆時將會有一批中國藝術家設計的作品參賽。

東
莞
辦
紙
品
藝
術
展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王家春看不慣那些
「充滿惡濁暴戾氣」的當代藝術，看不慣作文寫畫

的人一味獵奇，缺乏憐憫關懷。在他眼裡，藝術的
魅力在於創造美，關照生命並護守個體精神家園。

繪哲理畫樂此不疲
於是，他從山水花鳥的水墨情境中走出來，開

始用畫講故事，勵志的或關乎人生智慧的小故事。
在去年十一月面世的著作《打開心窗》中，他輯錄
自己七年來創作的哲理中國畫逾百幅，希望看畫的
人，能從疲累緊繃的生活裡走出來，給自己一點靜
，和一點詩意的愉悅。

這種靜和拋開俗世煩擾的悟，在王家春看來，
是他樂此不疲創作哲理中國畫的原因。

全書分 「寬心篇」、 「勵志篇」和 「智慧篇」
三輯，每輯各錄三十餘幅哲理畫，每幅畫均配有小
文，講些淺顯易通的道理，或以 「太陽每天都是新

的」勸慰失意人，或透過 「最明還是故鄉月」小抒
鄉情，又或一壺茶一本書，畫一小僧倚牆根讀閒書
的悠然。

王家春說，現在人活得太忙太累，少有空閒和
空間給自己。他說自己的畫不複雜，寥寥幾筆，不
希冀繁複構圖或細筆雕琢，只想用半炷香、兩棵瘦
松和數冊舊書講一個故事。故事裡，有清心寡欲，
有微笑和雨後陽光，有偉大與平凡的辯證思考，也
有勇敢、隨性和不爭。

結成畫冊《打開心窗》
老友賈平凹給王家春的書題了書名；美術批評

家陳履生從王家春的畫裡見出思考，見出執著的追
問和表達；與王家春在陝西某次助學活動中相識的
香港大學副校長李焯芬，說這些畫樸拙並富生活情
趣，與豐子愷《護生畫集》的畫風相似，且更契合
現代人所為所想。

因王家春畫作對當下人生活際遇的勾描，這些
哲理中國畫被印成日曆，印成公交車站和地鐵站裡
的公益廣告。王家春說，只要不是以盈利為目的的
使用，他都歡迎，並免費授予版權。

「發現自己的畫能幫助人，很開心。」他說。
之前，王家春每畫完一幅，總將作品鎖在畫室

裡，自賞或邀家人朋友來看。後來，他覺得單單自
我欣賞遠不夠，就將畫擺在博客上。看的人於是多
起來，有七八歲的孩子和爸爸媽媽一起看，有退休
老人，也有在商界打拚大半生、受過委屈受過苦的
中年人。網友們看過，有的稱讚有的留言，說這些
哲理畫足以解愁，足以激勵或撫慰或改變他們的處
世準則。

最令王家春感動的，是新書簽售現場遇到的一
位八十多歲的婆婆。婆婆從報上看過王家春的畫，
又從廣播節目裡得知簽售活動，特意趕到現場，排

了一個多鐘頭的隊，等到王家春的簽名和合影。
之前王家春怕出名，怕名氣打擾他原有的平靜

閒適。正職政府公務人員的他，也怕別人說他閒時
畫畫是 「不務正業」。現在他不怕了，因為見到自
己的畫能助人，能予人精神滋養和力量。

王家春說，如今畫哲理畫的人不少，但借哲理
畫講生活苦樂意趣的不多。他希望自己的書像朋
友一樣，在讀者身邊，陪他們勇敢、堅守並敞開
心窗。

遠離惡濁暴戾 走近憐憫關懷

王家春寫畫守護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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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春作品《太陽每天都是新的》

▶
《
大
膽
唱
出
自
己
的
歌
》

◀
《
知
足
為
福
》

◀
《
心
有
多
寬
，
天
地
就
有
多
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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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味
貓
的
生
活
》

◀
紙
品
藝
術
《
收
藏
美
麗
》


